吴若成：高尔夫与贵族 历史文化传承与变迁
自从高尔夫被引进中国大陆，便被贴上了“贵族”的标签，这意在体现身份尊贵的标签，似乎并没有给这一运动带来太多的好处，反而引发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误解，并由此导致部分人对这一极具文化内涵的体育运动的非议，真是始料不及。这当中，自然有炒作者的过分渲染，但也确是事出有因。

劳动创造世界，教科书一贯是这么说的，那么，所有的文化、艺术当然也源于劳动，高尔夫应该也不例外。因此，高尔夫起源于牧民的游戏，这应该是可以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炒作者和非议高尔夫者似乎都不太愿注意高尔夫这一“根正苗红”的出身，各取所需，不及其余，导致高尔夫陷入“出身门”的窘境，引来了种种的是是非非。
如果认真追究起高尔夫的流行推广，高尔夫的确是与贵族有莫大的关系。

首先是，早期的高尔夫运动的确主要是流行于宫廷皇室之间，热衷者多为皇家贵族和上流社会的佼佼者，并风靡英伦，又波及欧洲、北美。这项运动是如此的迷人，以至出现了为打高尔夫球而荒废军训、政务，甚至影响正常休息和做宗教礼拜等不良现象，终于导致了统治者的不满。
1457年至1502年的50年间，高尔夫就分别遭到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詹姆斯三世、詹姆士四世的禁止（高尔夫成为禁止项目也是古已有之），“争议性”似乎是高尔夫与生俱来的命运。1502年，詹姆士四世买了他的第一套高尔夫球杆，关于高尔夫的禁令开始有所松动。1552年，大主教John Hamilton被允许建造高尔夫球场，供圣安德鲁斯当地居民打球。1602年，喜爱高尔夫运动的詹姆斯六世下令全面开禁，高尔夫便又风靡起来了。
由于皇室的介入，时至今日，我们在最早成立的一批高尔夫俱乐部的名称上，还能看到这个显赫的单词Royal——皇室。如：圣安德鲁斯高尔夫社团（1754年成立，1834年，威廉姆斯四世成为俱乐部赞助人，改名为圣安德鲁斯皇家古老高尔夫俱乐部），加拿大蒙特利尔皇家高尔夫俱乐部（1873），印度加尔各答、孟买皇家高尔夫俱乐部（1829、1919），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皇家高尔夫俱乐部（1870），南非开普敦皇家高尔夫俱乐部（1885），香港粉岭皇家高尔夫球会（1893）…….。

其次，由贵族制定的高尔夫球规则为这项运动打上了“贵族”的印记。
1754年5月14日，22个贵族及绅士组成的Society of St Andrews Golfers采用了在此之前Gentleman Golfers of Leith 制定的（据1740s的HCEG档案里记录，这是最早的高尔夫规则），并在1744年3月7日由爱丁堡地方官员和委员会通过的 "Articles and Laws in Playing Golf - The Rules of The Gentlemen Golfers of Leith,"共13条高尔夫规则(仅对第5条和第13条作了一点改动)，使这项运动有了自己的法律。由于俱乐部理事会成员的出身，也许不可避免地又打上“阶级的烙印”，导致“唯成分论者”对高尔夫做出“贵族”的出身判断。
从此，圣·安德鲁斯俱乐部制定的高尔夫球规则成为了裁判的准则。时光流逝，世事白云苍狗，无数次针对贵族的革命使多少皇冠落地，圣·安德鲁斯制定的规则却依然沿用不辍，这一由圣安德鲁斯制定规则的传统也居然一直沿续至今，我们不得不赞叹其生命力之强盛！

我们姑且把阶级划分暂时放一放，看看“贵族”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个词现在已经不至于让我们诚惶诚恐，也大可不必让我们义愤填膺或深恶痛绝。

德国近代哲学家尼采，在其著作《论道德的谱系》中对贵族一词做了考证，他说，开此先河的是希腊贵族的代言人，麦加诗人狄奥格尼斯。而贵族这一称谓的词根最早只表示一个存在着、实名的、真实的、真诚的人，而后才过渡为“贵族”的词义，以便与狄奥格尼斯等人认为不诚实的下等人相区分，在贵族没落以后，这个词最终保留下来，但只保留其表示精神贵族的含义。克尔特语也提供了相符合的情况——Fin是表示贵族的单词。最后就用来表示善者、高贵、纯洁，而最初它是金黄头发的意义，与深肤色、黑头发的土著恰恰相对。
英国人培根对贵族下的定义我觉得较为准确，他在其《论贵族》一文中说：“关于贵族，我们将先以之为国家中的一个阶级，再以之为个人的一种品质而论之。”

这是一个古老的阶级，犹如骑士、公主和国王，让我们联想到冷兵器时代。现在，连最后的贵族也多乎哉，不多也了，我们只能从历史和文学作品中去认识他们。其实，按照“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原则，我们照样可以将贵族分出好贵族，坏贵族，真正的贵族和假贵族、伪贵族、没落贵族甚至精神贵族等等来的。

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欧洲以至其他地方，我们今天所能看到文明成果，大多是贵族留下来的。历史上，贵族也曾作为先进思想的代表，上演了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一幕，出现过一批卓尔不群、出类拔萃的人类精英。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确立的人权基本原则，英国的《自由大宪章》是一个划时代的宣言，这一宣言是由英格兰贵族1215年6月在伦尼米德草地拟定的，《自由大宪章》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人权宣言》、《独立宣言》和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都能看到大宪章的影子。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贵族，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是最激进、最积极参与的一伙人，写着对旧制度充满深仇大恨的讨伐文章的人们，要么是频繁出入贵族沙龙的人，要么自己就是贵族。以致后来有人说，波旁王朝覆灭的弹药正是在皇室和贵族的沙龙中铸造的。我们熟悉的伏尔泰、狄德罗就都是王宫贵族客厅里的常客。
早在1302年，法国就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三级会议”由高级教士、世俗贵族、城市富裕市民组成，开始和“朕即国家”的国王较劲，此时的贵族所代表的是就是新兴阶级的利益。此后，到了路易十六时期（1789年），中断了160年的三级会议重新开会，改为立法会议，并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此期间贵族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有一个历史现象常常令人感到费解，在旧制度中，一个依赖于这个制度的腐朽的阶级却会出现一些最优秀的人物，而且常常就是由这些人带领民众进行了社会变革，并不顾忌革命最后将革到自己头上。
在美国最初独立的十三个州里，奴隶制的废除，就是白人、富人，甚至是奴隶主们，经过理性反省，决心通过他们手中的立法权，从法律上解决黑人奴隶问题。也就是亲手通过立法程序，将自己的一份重要财产化为乌有。
发生在1825年，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也是由一批年轻的俄国贵族发动的，他们发动了反对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年轻的贵族领袖遭到绞刑，大批青年贵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也毅然放弃自己的贵族身份，陪同丈夫走向冰雪皑皑的流放地。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中，法国贵族也正是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我们都知道法国大革命中有个大名鼎鼎的雅各宾俱乐部，是当时各种各样俱乐部中最激进的组织，俱乐部中除了同样大名鼎鼎的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之外，还有大名鼎鼎的激进贵族领袖拉法耶特侯爵、加尔比瑞.米拉波伯爵。同样出名的费扬俱乐部的领袖也都是贵族，也就是他们，为了支持平民代表，放弃贵族特权，加入第三等级的行列，这就是有名的“网球场事件”。
拉法耶特，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革命贵族，他是侯爵，又是法国大革命时的国民兵总司令、法国国旗的设计者。在成为国民兵总司令后，他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拆毁巴士底狱。他还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是美国革命英雄华盛顿总统的义子。死后，他葬在巴黎皮克毕公墓，他的墓地终年飘着美国国旗，每年的7月4日，美国大使都要来这里主持升旗仪式。
雨果在《九三年》这部小说中描写的两个贵族人物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一个叫朗德纳克，一个叫郭文。保皇党朗德纳克侯爵为了救三个陷于大火中的小孩子，放弃了逃生的机会，把自己送到了革命者郭文子爵的手中，郭文子爵为了这个原因放走了侯爵，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雨果的理论是：“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法国历史学家、《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谈到这个阶级的衰败时，报以无限的惋惜，他说“当大革命开始之际，这个行将与王权一起倾覆的贵族阶级，面对国王，尤其是国王的代理人，态度比即将推翻王权的第三等级还要激烈，言语更为自由。贵族强烈要求我们在代议制的３７年中所拥有的差不多所有反对滥施权力的保障。阅读贵族的陈情书，我们可以感到，除了偏见和怪癖外，贵族的精神和某些崇高的品质历历在目。永远值得惋惜的是，人们不是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而是将贵族打翻在地彻底根除。这样一来，便从国民机体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多少世纪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期以来发挥着它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了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级的雄壮气质。将贵族根除使它的敌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再也不会复生；它可以重获头衔和财产，但再也无法恢复前辈的心灵。 ”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法国作家司汤达、巴尔扎克，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都在他们的作品中给我们留下许许多多贵族的形象，不妨一读，也许可以增加我们对这一古老群体的认识。

列夫·托尔斯泰晚年放弃自己贵族头衔是大家熟知的事情，其实老人同时放弃的还有家庭、财产、妻子。我想这未必就能作为老人晚年革命觉悟提高的佐证。马克思夫人全名是冯·威斯特华伦·燕妮。“冯”在德国是贵族的称号，似乎没听说马克思夫人有意放弃这个“冯”字，就像我们许多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与什么家庭划清界限而改名，以示彻底革命一样。

中国古代的圣人说：“仓廪实而知礼仪”《管子》（千万别就往绝对上想，好像穷人就不知礼仪，这是不对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人们首先要吃喝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这些话，一是说明生存是人权和其他的基础，也可以这样理解：作为世代相传的贵族，有可能、有机会、也有条件具有更多的文化积淀。
因此，西方人才说，出一个百万富翁只要一夜之间，产生一个贵族却要三代人！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更认为：“出身才是贵族阶级吸取成员的唯一源泉；人们生而为贵族，却不能变为贵族 ”。他说： “人们在这巨大团体内仍可看到有某种一致精神。它使整个团体都遵守某些固定的规则，按照某些一成不变的惯例治理，并维持某些全体成员共有的思想。 ”
英国作家威尔逊认为，贵族应该是虔诚的、服从道德的、绅士的、勇敢而且乐于助人的、敢讲真话的、面对灾难是勇于牺牲的。也就是说，贵族是社会道德的楷模、是国家的精神支柱。

一战中，有600万英国成年男性奔赴战场，死亡率为12.5%。当时英国著名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的参战贵族子弟伤亡率，则高达45%。按照常理，英国贵族大多担任军官，为什么死亡率反而远高于一般士兵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对于他们来说，责任和荣誉比生命更重要。

联合运通控股公司的董事长张树新说过：“贵族的生活方式不是学来的”。
上海证大集团的董事长戴志康则是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贵族：“贵族不是以生活方式来引导别人，而是以某种对周边人群的责任为标准”。
储安平在其《英国采风录》中用整一章的篇幅描绘、剖析了英国的贵族和贵族社会，他说：“英国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绅士（gentleman）。一个英国父亲，当他的儿子还没有成为一个man时，即已希望他成为一个gentleman。英国人以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荣誉的、而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他还说：“凡是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他们都看不起金钱，他们以为那些商人、厂家、经纪人，都非gentleman”。
在这里，贵族一词所强调的已不是阶级的意义，而是其精神，什么是贵族精神呢？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很明显，在这位中共早期领导人眼里，所谓的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高雅的审美情趣。既无关乎门第，也无关乎血统。
不管是英国人所说的“含着银匙出生的”，还是西班牙人说的“贵族是蓝血的”，都强调了天生显赫富有、尊贵等含义，而作为一种个人品质而论，贵族一词已逐渐成为精英的又一个说法。如以麦克纳克拉为首的一批美国二战空军后勤英雄，战后加盟福特公司，开创了全球现代企业管理的先河，他们在三十多岁时即各有建树，在自己的领域出类拔萃，后来分别成为国防部长、世界银行总裁、福特公司总裁、商学院院长等，就被人称为“蓝血十杰”。
在一篇谈中国富豪的文章中这么说：“富”不等于“贵”，“富”是有形的，可用物质衡量的。“贵”是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修养和气质，是不能用财富堆积去衡量的。富豪可能低级庸俗，“贵族”却可能生活拮据，比如所谓“没落贵族”，还有 “精神贵族”。但是却不可能有“精神富豪”。英国历史上相当多财主、资本家花钱买爵位，但是买到的爵位还不允许世袭。一代人可能暴富，但一代人却培养不出贵族。
著名作家王蒙在他的文章中，以他父亲留学那一代人为例，入木三分地说明过这个道理。你可以学得“形似”，就像银屏形象，让人们看上去你就是富裕贵族，但“神似”却不是短期内能达到的。贵族血脉的形成，是要一代又一代贵族去积淀，去丰富，去升华，这样才能真正改造文化与精神“染色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新富阶层虽然有了钱，但仍然是“土财主”级的“暴发户”。尽管中国富豪可以绘制diy式的全球奢侈路线图，与西方富豪享受同样的衣食住行，但是，他们骨子里摆脱不了媚俗的气质和贫乏的修养。（《中国富豪，庸俗的暴发户》作者：aqshzl）
可见，这样的一种精神，当然不大可能产生于贫困的社会阶层，也非轻易可以形成的，只有在传承久远的优势文化教育环境的长期熏陶中形成，也只能是上层文化、精英文化的产物。

由贵族而贵族的文化积淀，到一种优秀的个人品质，这一切，对高尔夫运动的影响体现在哪里呢？

翻开《高尔夫球规则》，第一章就是“礼貌规范”。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什么运动项目把有关礼仪礼貌放在如此突出的位置？在这一章里，包含了对他人的尊重、为他人着想、谦让、爱护环境等思想内容，规则还有诸如身份确认、奖金、关于赌博，甚至着装要求等等。
我们都非常清楚，礼仪在贵族文化中的重要性。所以，孔夫子才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礼仪，是典章制度的基础。以致被称为“牛仔”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为了接待英国女皇的到访时不至于失礼，需要专门“恶补”贵族礼仪。

我们顺便说说美国，美国是没有贵族的，北美殖民时代曾经有过贵族，如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就曾是英国贵族的领地，但是，欧洲贵族却没有把贵族制度也带到北美来。美国革命是以“人人生而平等”为号召的，和贵族制度有本质上的不相容，美国宪法还明确规定，废除任何基于身份的贵族制度。
英国人把贵族的高尔夫带进了美国，高尔夫在美国却发展为一项平民运动，高尔夫起源于苏格兰，却壮大、发展于美利坚，高尔夫的平民化进展得益于一个以民主、平等为号召的社会政治制度。
中高协出版的2004版《高尔夫球规则》封底有一段话，我特别欣赏，认为是规则的基石之言：“在球的现有位置状态下打球，在球场的现状下打球，如果两者你都难以做到，那么按照公正的原则打球……”。在这里，体现的就是高尔夫运动的文化内涵，如实事求是、尊重和承认现实，诚实、公正和有规则的游戏等等……。

在所有这些文化内涵当中，我觉得高尔夫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自律。

由于高尔夫场地的特点，在大多数情况下，打球者是在无裁判看顾的情况下打球，因此，要保证按公正的原则打球，就要求球员要有自律的精神。其实，在很多生活境况中（不仅仅是打球），每个人都首先是自己的裁判，因为公正的原则首先是在你心中，就是康德所讲的：心中的道德律。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有类似的思想，如君子慎独，讲的也就是自律。

正因为高尔夫如此强调公平、自律的特点，使球场成了我们认识各种不同的人，结交朋友的一个好场所。被誉为全球CEO第一人的杰克·韦尔奇在其自传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写了“来自高尔夫的启迪”，他在其中说：“我一生中最牢固的友谊就是在高尔夫球场上结下的。”

看过一位领导给某球场的题词，用的是孔子的一段话：“（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礼记.卷十.射义》。题词用在高尔夫身上确实非常贴切，我们在球场上所要提倡的不就是这么一种谦恭有礼的君子之争、绅士风度吗？

有趣的是君子一词，在我国西周时就曾是贵族的通称。
中国上古时期的贵族分四等，即天子（王）、诸侯、大夫、士，通称“君子”，为贵族阶级。而相对的阶级就是平民阶级，也叫庶民，又称为“小人”。
易中天先生对此有这样一番研究，他在自己的博客文章中说： 所谓“君子”与“小人”，其实是两个有着多种含意的概念。最早是指等级，后来又指品级。什么叫“君子”？正如“天子”就是“天之子”，“公子”就是“公之子”，“君子”其实就是“君之子”。君，可以是国君，也可以是家君。按照宗法制度，只有嫡子，甚至只有嫡长子，才能成为“君”。君的儿子就是“君子”。“君”和“君子”（君之子）属于“嫡传”，因此也叫“嫡系”，又叫“大宗”。不是“嫡系”的，就叫“小宗”。“大宗”为君，其子为“君子”；“小宗”为臣，其人为“小人”。所以，小人不是坏人，只是社会地位较低的“小宗之人”。这是等级。但是，等级的概念慢慢就变成品级了。为什么呢？因为“君之子”作为嫡系，所受的教育要比“小宗之人”好，要求也严，占有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也多。这样一来，“君子”的修养就越来越高，以至于与“小人”差别越来越大。这里说的“修养”，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道德修养，即“品格”；二是审美修养，即“品位”。品位和品格都是“品”，所以“君子”与“小人”，就不但意味着等级，也意味着品级。再到后来，等级的意义逐渐被人们淡忘，就只剩下品级的意义了。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君子”、“小人”。也就是说，君子出身高贵，品格高尚，品位高雅，小人则相反。不过，在中国人的一般概念中，修养主要是道德意义上的。“君子”道德修养好，品级高，受人尊敬；“小人”道德修养差，品级低，遭人鄙视。久而久之，“小人”便成了骂人的话，没人愿意被称作“小人”。
由阶级而品级，贵族一词的词义衍变在中西方完全一致，而现代汉语对“贵族”一词的解释是“有德者”，与尼采等人的考证也几乎一模一样。
也许是觉得贵族这个词政治成分太浓，于是有人又提出高尔夫应该称为“绅士运动”，其实，绅士也是贵族。“绅”本来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束在腰间的带子，后来用以指代士大夫，也称为绅士。我们都知道士大夫指的是古代官僚阶层（还包括没做官的读书人），正如我们上面所述，“士”是最低一等的贵族。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法国人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考证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如果你想把语言科学再次应用于历史科学，那么请你穿越时间和空间，跟踪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绅士）一词的命运，这词是从法语ｇｅｎｔｉｌｈｏｍｍｅ（贵族）一词衍化来的”。

看来高尔夫与贵族的关系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回顾高尔夫的历史，我觉得作为早已消失的一个阶级群体——贵族，在高尔夫的发展上功不可没。一是，数百年前的贵族没有门户之见，大度地将牧民的一种游戏引进主流社会，并使之发扬光大；二是，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并富有文化内涵的游戏规则，使这一运动“有法可依”。否则，真的会像是邱吉尔所调侃的那样：高尔夫还会停留在“一群牧羊人在草地上追逐着个金鸡纳丸”的草莽阶段。

在对待高尔夫上，我们也应该绅士一点，大可不必有门户之见，只是因为贵族（敌人？）拥护过，我们就一定要反对，甚至视同为桑拿、按摩甚至其他一类等等。毕竟，当我们对高尔夫了解的越多的时候，就越感觉到高尔夫是一项很健康的、很阳光的运动。
我不知道那些对高尔夫抱有偏见的“革命者”当知道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堂·吉柯德”的切·格瓦拉也打高尔夫球时又会有何感想？顺便说一句，切的父母都是阿根廷贵族的后裔。
作为阶级意义的贵族是不会有那么多的了，但我们希望君子、绅士却是越多越好。全世界有三万多个球场，有几千万人在打球，会有那么多“贵族”吗？不过是社会进步，经济发达的表现罢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正是这一日趋平民化运动的贴切写照。我们不是也已经有了全国第一家公众高尔夫球场了吗？高尔夫是一项健康的运动，我们还希望高尔夫健康地发展。同时，我们还希望被引进的，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重要的还应该是一种文化——高尔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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